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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秦淮区城管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他们，是曾经被他拆除违建的“户主”
■如今，在他的追悼会上，他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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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有泪！上天仿佛
知道周杰这一天出殡，虽
然昨天早晨的雨下得特

别大，但到了8点多，天
开始放晴。

上午 9点，周杰的追
悼会在南京石子岗殡仪
馆举行，灵堂门前一幅黑

底对联 “爱岗敬业奉献
执法出类拔萃，忠诚孝悌
治家书艺功丰绩彰”把
气氛衬托得异常凝重。灵
堂内，万花簇拥之中，周
杰静静地躺着，遗体上覆
盖着鲜红的党旗。

灵堂内外挤满了来为

周杰送行的人，除了他的
亲人外，还有南京市各个
区、县的行政执法大队的
队友们，最难得的是，连曾
经被他拆除违建的一些
“户主”都自发到场，向这

个让他们又敬又“恨”的
执法队长鞠上一躬。
“他拆我们的地方，

我们心里是有些恨他。但
是他这个人确实让人敬
佩！所以我还是来送他一
程，希望他一路走好！”
曾被周杰拆过违建厨房

的孙先生情不自禁红了
眼眶。

住在三七八巷的张
先生念念不忘周杰在拆
除他的违建出租房之前，
为他四处奔走，申请低保
金，使全家生活有了保

障。当他知道周杰去世的
消息后，立刻丢下手中一
切事务，特地赶来送他最
后一程，“他刚来拆违
时，我挺恨他的，处处跟
他作对。没想到，拆违无

情人有情，周队长为我们
想得那么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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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不但辛苦，还经常不
被理解，执法过程中被捣两

拳、踢两脚更是常有之事。周
杰身为秦淮区拆违工作主要
负责人，更是违建户的眼中
钉、肉中刺。

队员赵国斌告诉记者，干
城管15年时间里，周杰可谓
“遍体鳞伤”：肩膀被咬过，肚

子被踢过，脖子被抓过。遭遇
威胁、恐吓更是家常便饭。前
年南京市“大拆违”时，周杰
带领队员在夫子庙街道白鹭
小区拆除一处违建房，一名浑

身刺青的不法人员趁人不备，
突然举起砍刀冲向执法队员。

正忙着指挥拆违的周杰一见
这阵势，立刻从侧面猛扑上去
摁住对方，夺下了一尺多长的
砍刀，制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
流血事件。

西关头拆违的时候，甚至
有人盯周杰的梢。还有人扬言

是“从山上下来的”，要下他
的腿。这些事他从来不跟家里
人提。“你说我怕不怕，当然
会怕，但只要退一步，这违建
就没法拆了！”周杰这样对队

员说。
去年5月，周杰带领队员

拆除大油坊巷一处100平方米
的违建房。他们在暗访时发现
“户主”已在楼上放置了几桶
汽油和数罐液化气，极有可能
是为抵抗拆违准备的。为了不
激化矛盾，当晚周杰冒着随时
可能发生的危险，上门反复宣

传政策，苦口婆心说了3个多小
时，最后利用心理攻势，使这家
违建户终于答应主动配合。

事后，周杰告诉队员：做城
管，既要干成事，又要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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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
残忍不过的事情，如今，周

杰年逾古稀的双亲却要承
受这一切。

周杰住院手术之后，家
里一直瞒着两位老人，老人
只知道儿子身体不太好，但
并不知道到了岌岌可危的
地步，直到周杰去世后，消

息传得沸沸扬扬，两位老人
才从别人的嘴里知道大儿
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打击可
想而知，老人跌跌撞撞地冲
到儿子现在的住地，哭到嗓
子沙哑，无法出声，只剩下
没有眼泪的哽咽，也无法换

回儿子再叫一声“爸、妈”。
追悼会尾声，周杰的儿

子周彦文含着眼泪说，对于
父亲的离去，他当然伤心难
过，但重要的是，他要擦干眼
泪继承父亲的遗志，“我父
亲一直以拆除违建为己任，
美化秦淮区的环境，以后我
一定以父亲为榜样，在自己

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
两个月前，周彦文也进

入了秦淮区行政执法大队，
在父亲曾经拼搏过的一线继
续战斗。本来大队打算安排
他进机关工作，但是他立誓
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主动
要求到第一线。对此，大家都

甚感欣慰———想必，最感欣
慰的应是周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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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秦淮区城管行政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负责全区

违建举报和查处工作，周杰
总是太忙，根本无暇顾及自
己的身体。

2005年，进行手术时，主
刀医生打开周杰的腹腔，发
现癌细胞疯狂侵袭了他的整
个胃，医治为时已晚。医生十

分惋惜地责怪家属：“你们怎
么能让他的病情拖到这种程
度！真是不可思议！”妻子沈
美玉面对医生的责怪，无语
泪先流。
“他的病都是自己累出

来、饿出来、拖出来的！”追悼

会还没开始，远远望着躺在花
丛中的周杰，弟弟周军双眼通
红。对于哥哥的离去，他伤心
之余，更多的是心痛。他告诉

记者，自从当上负责拆违的行
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以来，周

杰就没日没夜地工作，从
2005年元旦到当年 7月 25
日进医院，他的休息时间全加
起来还不到10天。去年2月
份开始，嫂子沈美玉就发现原
本壮壮实实的周杰日渐消瘦，
从180斤瘦到只有 140斤，

多次劝他去医院总是不听，无
奈之下，嫂子给周军打电话，
让他劝劝自己的哥哥。

周军记得很清楚，那是
一个星期天，他到哥哥江宁
的家中，但是哥哥上班去了。
等到晚上6点多，哥哥回来，

周军跟他谈起去医院检查的
事，“我让他星期一去，他说
要拆违；让他星期二去，他说
要做方案；让他星期三去，他

又说星期三还有事。最后我
和嫂子都发火了，他才说，那

你们星期三先去挂号，等轮
到我检查再给我打电话。星
期三他做完钡餐就马不停蹄

地赶往一处拆违现场，留下
嫂子守在医院等候化验单，
拿到化验单才知道病情已经
很严重了……”周军哽咽得
说不下去了。

站在旁边的队友李铭补
充道，“周大”（��yq<

=ÇÈ!?）一直是他们队
伍的一面旗帜。1956年出生
的他虽人到中年，但工作劲头
比小伙子还足，私底下大家都

称“周大”是“拼命三郎”，
“这个称呼不吉利，周大现在
真的把命都拼掉了！”李铭回
过头去，擦了擦男儿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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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凭着胆量、技巧，
更重要的是对违建户发自

内心的理解和关心，让不少
拆违“钉子户”最终理解了
他———家住红花河的居民
张老汉就是其中一位。

昨天清晨 6点，张老汉
匆匆赶到周杰居住的康安
里小区。当时周家楼下已经
聚了很多自发送葬的居民。

大家七嘴八舌聊起周杰曾
经做过的事，感慨万千。
“想一想，我真是对不

起周队长！” 张老汉说起
2004年大拆违时的事情，记
忆犹新。当时，周杰带着执

法队员要拆掉他家 15个平
方米的违建房———张老汉

年轻时下放到灌云农村，回
到南京后就在红花河附近
搭了一间小房子，安顿一家

老小。当得知这一间小房子
要被拆除时，张老汉愤怒
了，他举起菜刀，还准备了
汽油，准备随时拼命。

“你不要冲动，砍到我
不要紧，但是你自己逃不
掉。”周杰一边安慰他，一边
夺他的刀。“幸亏他提醒了
我，不然我要犯罪了。”张老

汉说，他当时心里迟疑了一
下，周杰趁机夺了刀。不过，

他在刀被夺走时，狠狠在周
杰胸口捶了两拳，但周杰并

未因此记恨他。“他帮我们
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
张老汉说，房子在杨庄，钥
匙已经拿到手了。“客厅比
我们原来的房子还大。”张
老汉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还能住上这样的楼房。

“周队长是我们全家的
大恩人啊！”张老汉对当初
打了周杰两拳十分后悔，
“如果他回我几拳就好了，
我心里也没有这么难过
了。”他说，周队长走了，他
想补偿都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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